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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疗卫生市场对静注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的需求日渐增长，保障

安全供血一直以来是一项严峻挑战。作为一种无法根治的血液传播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严重威胁着供血安全。HIV抗体是HIV既往感染的指标，然而HIV抗体并

不具有感染性，含有HIV抗体的制品也不一定具有感染性。本文从抗体代谢、输入性HIV抗体代谢和不

同来源HIV抗体的安全性等角度，综述了HIV抗体阳性的血液制品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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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mand for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in the medical and health market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It has been a serious challenge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blood supply, which is seriously threatened 
by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n incurable blood borne virus. HIV antibody is an indicator of HIV 
infection, but HIV antibody is not infectious itself. The products containing HIV antibody are not necessarily 
infectious either.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afety of HIV antibody-positive blood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ntibody metabolism, HIV antibody metabolism and the safety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HIV antibody so as to offer 
a guide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safety of HIV antibody-positive bloo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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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Ig是一种可以有效治疗原发/继发性免疫缺

乏症、自身免疫疾病等多种疾病的药物。我国生

产IVIg已有近40年的历史，医疗市场对IVIg需求巨

大，每年生产和批签发1000多万瓶，总量超过5000

吨。随着IVIg用量的增长，IVIg的安全性越来越受

到重视。尤其是血液传播、无法治愈、社会危害

巨大的HIV，是威胁IVIg产品安全的代表性危险因

子。如果IVIg产品中检测到HIV抗体阳性，产品的

安全性如何？本文针对HIV抗体阳性的IVIg代谢和

安全性问题，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1   IVIg的安全性简介
IVIg是由健康献浆员的混合血浆（通常数千至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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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份血浆混合），通过低温乙醇生产工艺制备而

成。按照我国的血液制品生产管理规定，IVIg生产

过程有多个病毒去除/灭活步骤保证产品安全性[1]。

从最初对献浆员进行体检和病毒标志物检测，到捐

献血初筛、复检、检疫期管理、病毒去除/灭活工

艺等，经过一系列病毒标志物、核酸检测和病毒灭

活，确保血液制品安全性[2]。生产企业如果严格按

照要求生产，能充分保障血液制品安全性。

IVIg包含多种免疫球蛋白，有针对各种微生物

和抗原成分的抗体成分，初步认为其治疗适应症多

达上百种。其中的中和抗体可以通过各种机制中和

细菌、病毒和抗原；非中和抗体可以通过抗体依赖

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ADCC）、抗体依赖的

细胞介导的细胞吞噬作用（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Phagocytosis， ADCP）等机制发挥清

除感染源的作用。中和抗体和非中和抗体在人体的

代谢规律和周期不同，不同的抗体代谢周期也存在

一定的差异[3]。

2   IVIg在体内代谢情况
1991年Buckley RH等[4]对人免疫球蛋白方面的

文献进行了综述回顾，多篇文献研究显示，正常

人体内输注性免疫球蛋白G（Immunoglobulin G，

IgG）的半衰期为18~23天，IVIg半衰期长短与受

者的个体差异、免疫状态、输入方式、不同病原

的球蛋白种类等因素有关。2001年Thurmann PA

等[5]曾报道，27名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和

12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接受IVIg[含乙肝表面抗体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HBs）8960IU，巨

细胞病毒抗体（Cytomegalovirus，CMV）14250U，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抗体（Varicella-zoster Virus，

VZV）6000 IU治疗。对抗体的监测显示，输注4小

时后，抗HBs、CMV和VZV抗体血清浓度最高，随

后开始降低。抗HBs抗体最终半衰期为25.34±8.34

天，抗CMV抗体为24.66±7.28天，抗VZV抗体为

31.79±12.47天。10年后Onyango-Makumbi C等[6]发

表的文章也显示，被动输入的IgG抗体在人体内的

半衰期约为21~28天。

Shibata Y等[7]曾报道过抗HBs IgG在人体内的代

谢情况。研究者给4名健康男性分别肌注和静注高

效价抗HBs IgG，并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其分解代谢

速率。研究结果显示，静注和肌注抗体在血中的半

衰期分别为17.7天和23.8天，肌肉注射途径的半衰

期更长。同年，另外一个小组研究了4个不同厂家

生产的乙型肝炎IgG在健康成人体内的代谢情况[8]。

研究者用放射免疫法测定37名肌肉注射受试者血

清中的抗HBs水平，以了解乙型肝炎IgG的代谢情

况。结果显示，乙型肝炎IgG在人体中半衰期最短

为5.9天，最长为35天，平均为17.5~25天。从这2篇

文章报道来看，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抗体（中和抗

体）的半衰期约为17~27天。

综上，IVIg在进入人体后，会被逐渐代谢，最

终完全消失。不同类型、不同疾病的Ig半衰期不完

全一致，一般不超过30天。

3   关于输入性HIV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抗体在
体内代谢的临床研究情况

使用HIV的广谱中和抗体对受试者进行艾滋

病的预防或治疗，是一种重要的HIV预防手段。

因此，输入性HIV抗体对人体安全性的关注由来

已久。

早在1985年，英国的研究者Tedder RS等[9]就

曾给19例血液透析患者注射31剂含高滴度HIV抗

体的免疫球蛋白制剂，6个月的研究显示，这些患

者均未见血清HIV抗体阳转，情况良好。1986年

Hein R等[10]研究报道，瑞士红十字血液中心给6名

健康志愿者静脉注射HIV抗体阳性的免疫球蛋白，

连用5天，2年后采集血清，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检测结果未见HIV抗体阳转，亦无T细胞亚群改

变，健康情况良好。同年，WHO召开来自34个国

家100多名专家会议，讨论与HIV有关的安全用血

和血液制品问题。WHO指出下列血液制品不传播

HIV：用标准方法制备的免疫球蛋白；血源乙肝疫

苗；按WHO方法制备的白蛋白。通过验证的方法

灭活处理，可降低凝血因子VIII 等凝血因子的病毒

风险[11]。

1988年美国研究者Phillips M等[12]的研究显

示，给16名健康志愿者肌肉注射HIV抗体阳性的乙

型肝炎IgG，注射后24周采集血清标本检测HIV抗

体，均为阴性。1997年 Fletcher CV等[13]的临床研

究曾报道，12名患者接受了利用无症状HIV 感染

者（CD4淋巴细胞≥400 个/μL）血浆制备的含高

浓度HIV 抗体（p24抗体）的免疫球蛋白的治疗，

研究结果显示HIV抗体（p24抗体）的平均半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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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20天左右（50 mg·kg-1剂量半衰期为21.3天，

200 mg·kg-1剂量半衰期为18.9天）。2000年有临床

试验文献[14]报道，30名年龄在2~11岁的HIV-1感染

的儿童接受了6个月的抗HIV免疫球蛋白（无症状

HIV 感染者血浆制备，CD4淋巴细胞≥400 个/μL，

HIV-1 p24 抗原阴性）治疗，研究结果显示，p24

抗体的半衰期为13~16天，短于在成年人中的20

天。2002年Guay LA等[15]在AIDS杂志报道，利用

HIV感染者血浆制备含高浓度HIV抗体的球蛋白，

输入人体开展Ⅰ/Ⅱ期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HIV

抗体半衰期为28天。研究结果表明，经病毒灭活

处理后的HIV球蛋白，在输入31位母亲和29个婴儿

后，安全性良好。在进一步Ⅲ期临床试验中，492

对母子参与其中，临床试验结果也表明其安全性

良好[16]。

以上相关文献的研究虽然没有达到临床治疗

的目的，但证明输注低温乙醇工艺生产的HIV高效

价的免疫球蛋白对患者是安全的。并且对HIV抗体

的代谢规律进行了较好的研究，HIV抗体的半衰期

与其他抗体基本一致，为21~28天。

4 关于母传HIV抗体代谢和对人体安全性问题
母传抗体是一类来自产妇的被动输入抗体，

能够在新生儿免疫系统尚未健全、对多种疾病尚无

抵抗能力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生命中最早期的特异

性免疫保护。虽然母传抗体并不完全是有益的，对

多种疫苗的免疫效果有负面作用[17]，但是其安全性

已被公认，近年来少有文献探讨。

上世纪50年代，Alexander W等人就对母传抗

体在新生儿体内代谢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恒河猴抗

原（Rhesus MacacusAntigen，Rh）阴性新生儿体内

Rh抗体（母传抗体）进行持续观察，得到了一系

列代谢数据。研究者认为，Rh母传抗体的半衰期

大约为30天[18]。作为一种母婴传播的病毒，HIV携

带者产妇也可以使新生儿体内携带HIV抗体。直至

上世纪末，HIV病毒的传播途径还没有完全被人们

所认知，母传HIV抗体是否安全也曾是国际上关注

的问题。

2012年Gutierrez M等[19]研究报道了HIV抗体母

婴传递情况。HIV感染者分娩的新生儿，母传HIV

抗体转阴时间变异较大（9~18个月），与感染病

毒型别、载量、免疫状态及检测试剂有关。研究

显示，母传抗体平均转阴时间为14个月，有14%

婴儿转阴时间超过18个月。以此为基础，美国疾

病与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在其HIV诊断指南中指出，母传

HIV抗体可以在婴儿体内存在18个月[20]。

5   关于疫苗引起的HIV抗体代谢和对人体安
全性问题

随着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的开展，会出现

由于疫苗接种引起的HIV抗体阳性情况。艾滋病

疫苗在全球范围已有上百次临床试验，但仅有

3个完成Ⅲ期临床试验[21]。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组织联合巴

斯德公司痘病毒载体疫苗与Vaxgen公司gp120蛋

白疫苗，在泰国开展了临床试验RV144，2009年

报道获得了31%的保护效果[22]，这是首次在人体

显示了预防效果的艾滋病疫苗，因保护率低，

最终未能上市。我国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3]

和吉林大学[24]分别牵头的2个预防性艾滋病疫苗

进入临床试验Ⅱ期。疫苗诱导的阳性血清反应

（VaccineInducedSerumReaction，VISR），其安全

性是疫苗临床关注热点之一，也会影响艾滋病的

诊断。

5.1   关于HIV疫苗受试者血清阳性反应持续时间

不同组分的HIV疫苗，引起的VISR持续时间

不同。文献报道，一项追踪了近20年的HIV包膜

抗原疫苗临床试验显示，有约69%的受试者在接

受免疫17年后，HIV抗体仍为阳性[25]。另一项持续

了10年的HIV核酸疫苗临床试验结果显示，6.3%

的受试者在免疫10年后抗体仍为阳性 [26]。国际

HIV疫苗试验平台（HIVVaccine Trials Network， 

HVTN）网站上显示，部分受试者抗体阳性持续时

间超过20年[27-28]。

5.2  关于HIV疫苗VISR受试者的HIV检测和传播风险

艾滋病疫苗接种后产生的HIV抗体，同其他疫

苗接种后产生的抗体一样，对人体无害，是人体对

疫苗的一种免疫反应，如乙肝疫苗免疫后产生HBs

抗体。乙肝HBs抗体是一种保护性抗体，不同之处

是艾滋疫苗引起的抗体不一定是保护性抗体[29-30]。

以美国为例，对于VISR的HIV疫苗受试者，

在需要进行HIV检测时，可以到HVTN进行免费检

测，并出具报告，避免被错误诊断为HIV感染者。

HVTN已有对受试者血清检测的方案，建议受试者

所在区域的医疗机构与临床试验主办单位合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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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检测[31]。美国CDC在针对HIV检测的修订建议稿

中，也考虑到了HIV疫苗受试者的检测，并给出了

相应的建议[32]，在HIV诊断过程中应该考虑是否接

受了疫苗临床试验。疫苗引起的抗体阳性受试者，

不会通过接吻或性行为传播阳性抗体，目前尚未发

现VISR能够通过分娩过程传播给新生儿；对VISR

的受试者建议不得捐献血液或器官[27]。

6   总结
IVIg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小到皮肤病，大

到器官移植，都有其适应症。未来10年，预计IVIg

的用量仍将持续增长。在快速提高产能、保障供

应的同时，如何保证IVIg的安全性将是我国面临的

巨大挑战。假如出现了IVIg产品中存在HIV抗体的

极端情况，应该根据抗体来源和抗体代谢特点综

合评估分析其安全性。考虑因素应该包括但不限

于：1）输入性抗体代谢有一定的规律，但不同抗

体代谢的半衰期会有一定的差异。HIV输入性抗体

的半衰期一般为21~28天。2）HIV抗体是一种免疫

球蛋白，输入性HIV抗体可能有3个来源：母传抗

体、预防/治疗输入性抗体和HIV感染者来源的血液

制品。前两者的来源本身没有病毒，可以认为不存

在HIV感染和传播的风险，是安全的。HIV感染者

来源的IVIg，必须是按照生产工艺严格执行，保证

病毒有效灭活，以此为基础，输入含有HIV抗体的

静注免疫球蛋白风险极低。3）输入HIV抗体阳性

的IVIg后引起的HIV抗体阳性反应，对受者的健康

状况不会产生影响；但受者的血清检测HIV抗体阳

性，需要一段时间后转阴，在此期间，可能会对个

人、社会产生影响，如人际关系、就业、就医、参

军、保险等，应注意做好关怀和后续的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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